
刚刚 3 月，云南昌宁一
带的油菜花已经开了，虽然
还说不上是怒放，但一小片
一小片在翠绿的山间格外耀
眼。

这几年云南连续遭遇干
旱，刚到昆明就感受到了空
气的干燥，还有大街上的尘
土飞扬。在“高原情怀，大山
精神”的征文颁奖会上，与会
的云南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念叨着旱情，说好多地方
缺水，老百姓饮用水得翻山越岭肩挑背驮，一个小女
孩带着她四五岁的小妹妹，行走十几里去弄水，幼小
的妹妹取水工具是一个矿泉水瓶，回来的路上就忍
不住全部喝光了，招来小姐姐一顿斥责。水的珍贵在
大自然的馈赠变得不留情面的时候，显得无比重要，
人类该怎样去珍惜尚存的资源呢？我们怀着沉重和
祈福的心情从昆明前往保山昌宁，那天清早天空一
片阴霾，让人喜出望外的是久盼的雨点随风而来，淅
淅沥沥，大家一阵惊喜。

虽然因为天气不稳定，在机场滞留多时，但春雨
给人的喜悦足以使等待不觉漫长，暮色降临之前终
于到得昌宁，扑入眼帘的便是田野里尚且稚嫩的油
菜花，它们在雨中摇曳的姿态更是惹人怜爱。以农业
为主的昌宁县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浓密的人烟，是
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昌宁”一名取自永昌和顺
宁两座古城，古朴而又开放，居住着汉族和彝族、白
族、傣族、壮族、苗族、傈僳族、拉祜族等众多的少数
民族，还有许多华侨。

到昌宁的第二日，主人安排来到澜沧江大桥，自
青海雪山发源的澜沧江因为小湾水电站的修建，在
昌宁一带的水位上升了 300 米，以致过去惊涛骇浪
的峡谷变为平湖。烟雨朦胧中，船行十多公里，停泊
在一处山脚下，当地人说这里的小地名为蒸塘河。山
上一处处温泉从石缝里往外冒，热气蒸腾，水温高达
四五十度，最高可达七十多度，能煮熟鸡蛋。主人抬
起胳膊一指仙雾缭绕处，说车在上面等着，我们得爬
上去。问爬多久，他说一个多小时吧。

路是陡峭的山路，在密集的丛林之中，皮肤黝
黑、穿一身旧西装的漭水镇党委书记走在前面带路，
天下着雨，他光着头，不打伞，说雨下得人高兴。诗人
刘年说：“你像一个农民。”这书记张嘴一乐，他明白
这是对他很好的表扬。刘年是个湖南的土家族伢子，
两年前他参加《民族文学》的改稿班时认识了《边疆
文学》的主编潘灵，潘灵看上了刘年写湘西的诗，“这
里青山绿水，曾经盛产土匪。还想做个土匪，独霸这
方山水。赋税不许进来，风光不许出去。早晨东山采
薇，黄昏南山采菊。晚上那树梅影，可做押寨夫人。”
就将他挖到了云南。眼下的光景，刘年的口气似说云
南赛湖南，一直舍不得回去，虽然爱人还一直在湖
南。刘年的家乡也是山峰陡峻的地方，但那天在蒸塘
河一路攀爬也气喘吁吁，他来不及写诗，只是一个劲
儿地拍照。

问明所爬的山叫薄刀山，对它的仞之峭才略知
一二，走着走着没有路了，只在山林间穿行，想起鲁
迅的话：“其实世上并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
路。”一个多小时之后，没见到车的踪影，却来到一间
矮小的房前。土墙茅草顶，倚山而建，也算是一个小
吊脚楼，楼下是牛舍，楼上放农具和种子，墙上挂着
蓑衣，还有一串青涩的芭蕉。主人说这房叫田房，因
为澜沧江畔地势险要，即便是自家的田地，每天往返
也是很费劲的事，因此农闲时将种子肥料搬到田房
来，农忙时可以此为歇宿之地。一个干瘦的中年男人
正在屋里烧了一盆火烤着，雨天阴冷，但不久就可以
种田，他和楼下的牛都在养精蓄锐。

我们一行蜂拥而入，围坐在他的火塘边。主人请
大家喝他煨在火边的茶，昌宁一带为茶乡，有千年古
茶树 100 多棵，可红可绿，浓酽香醇。这田房的主人
一家四口，夫妻供养着两个上学的儿子，一个初中，
一个高中，他说得把田种好，多挣点钱，好让儿子们
读书。他问有没有办法让他的稻谷再提高些单产，可
惜我们都不懂农科。并且我们爬了一个多小时的路，
在这间田房的主人看来，也就是十几分钟的事情。显
然我们有很多方面不如他。

出了田房仍然往山上爬，雨越下越大，脚下也越
来越滑，山水流过的溪沟里裸露出一块块黄石头，当
地人称黄龙玉，说这几年刚火了，因为翡翠的开采过
量，矿脉越来越细，过去不以为是玉石的黄石头也被
人珍惜起来，并取了这个好听的名字。主人为了鼓舞
士气，一再指着山顶上的白色建筑说快到了，快到
了。但山里是“看到的屋，走得哭”，果然又是几上几
下，雨雾中听得水声，却见一处小高桥。这桥下如来
过昌宁的徐霞客所描绘的“东西两崖夹成一线，俱摩
云夹日，溪嵌于下，蒙菁沸石”，河水如雷声轰动，一
百年前，当地百姓自己砍倒两岸树木，一直堆码到建
桥处，才奇迹般地建成了石桥，桥西有石碑为证，记
载着当年的创造。

相去不远，热泉翻腾，少有人烟的藤萝缠绕的热
泉边，鸟声、水声和雨打树叶的声音分外清晰，热气
与白雾在泉边飘动。一路走去，前面有人留下指路的
标记，或树枝摆放的方向，或沙地上画出的箭头，或
树上绑一红布条，仿佛山间铃响马帮来，又像是当年
地下游击队，我们一路循去。眼看时过中午还没到达
白房子，陪同的主人也有些心急，一下子把我们带到
了稻田里。

走过好几条田埂，站下回首一看，才知人已在高
处，四下的山坡均有星星点点的田房，入雨的时节，
田房的主人显然都乐得不归家去，只在那里烧出一
缕缕炊烟。更让人吃惊的是，脚下却是满山的梯田，
跟哈尼梯田一样巍峨壮观，层层叠加，从我们千辛万
苦爬过的山梁上盘旋至顶，路上曾经歇脚的那间田
房早已在山的那边。山沉默着，我们也沉默着，久久
地相对无语。只有澜沧江在说。在这个工业化现代化
浪潮汹涌的时代，眼前有另一种尊严连接着地气，它
们是自昆仑山奔腾而下的雪水，是石缝里冒出的热
泉，是油菜花；还有田房，田房里的人和牛，它们滋养
着我们，也滋养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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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的最新散文结集叫《在新疆》，可以说，新疆对内
地的读者来说，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这里有不同的民族
和民族文化，新疆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刘亮程：《在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后的散文结集。我以
前很少谈新疆。新疆是我的家乡，对我而言，她就像空气一样、
像阳光和雨水一样，你怎么去谈它？那种对家乡的情感，远非
一个爱可以表达，它更丰富更复杂，百感交集，悲欣交集。

《一个人的村庄》 写的是我家乡的小村庄，从文学意义上
说，这个小村庄也许更大。从自己童年的小村庄，写到整个
新疆，家乡随着年龄在变大、扩张。但再不会大过新疆。当
我书写家乡新疆时，我知道她也是其他人的家乡，是许多不
同语言不同民族的人们的共同家乡。当我用汉语书写自己对
新疆的情感时，我知道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等诸多民
族的语言也在表达对同一块土地的感受。这正是新疆的丰富
与博大。

记者：很多人生活在自己的家乡，但可能反而忽视了自己
生活的家乡，也不关心它的文化存在，为什么您对新疆有这么
深厚的感情，这么关注新疆的文化意象？

刘亮程：我在新疆出生长大。写《一个人的村庄》时我没有
提及新疆，我认为文学是超越地域、民族和文化的。但写《在新
疆》时，我有了一个新疆人的感觉，新疆给我的东西太多：长
相、口音、眼光、走路架势和语言方式，等等。 我在区文联工
作那会儿，经常有人推开办公室门，用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
向我打听某个人或某件事，我大概能听明白，但只能用汉语
回答，他们听我说汉语，就笑了，他们把我当成本民族的人
了。的确，我长得既像维吾尔人，又像哈萨克人和蒙古人，
还有点像回族人。我不知道自己为啥长成这样了，是风吹的，
还是太阳晒的，或者是这里的饮食、空气、气味让我变成了这
样？这个地方在不知不觉中让我的文字和生命都充满了她的
气息。

新疆还给了我一个看中国的视角。是站在西北角上看自
己的国家和民族。我看到的中国，或许比一个内地人眼中的更
大更丰富。因为我知道除了长江黄河，我们还有塔里木河、伊
犁河、额尔齐斯河。在泰山庐山之外，还有昆仑山、天山、阿尔
泰山。除了《诗经》、唐宋诗词，我们还有英雄史诗《江格尔》《玛
纳斯》、十二木卡姆诗歌等等。这些伟大河山，千古文字，一样
在养育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人们常说，不到新疆不知
道中国之大，这不仅仅是到新疆看到了地域上的中国之大，更
重要的是这片广袤地域的厚重文化丰富和壮大了中华民族的
文化精神。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我觉得非常重要。我理解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应该是
由中华各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共同参与、塑造的“精神家园”，
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大
家庭，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汇聚成大新疆文化。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中，不能没有边疆文化精神。只有充分理解了中华各民
族的文化精神，我们才能建立起一个“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而事实上我们对边疆的文化重视还不够。

比如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中，一直没有收入三大史诗的
章节，也没有收入木卡姆诗歌，这是一个缺憾。这几年我们工
作室在做江格尔文化，有幸深入了解了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
尔》，我和团队的同仁，都被这部伟大史诗深深吸引和感动，她
就产生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多少年来我们忙着阅读和追捧
来自遥远地方的世界文学，却忽视了身边的这部伟大著作。我
们正在改编出版少儿版《江格尔故事》，十万行的《江格尔》史
诗中，有数不尽的适合孩子阅读的美妙故事，她是我们中华民
族共有的精神财富。

记者：您的书中专门有一章描写古龟兹地区，非常有趣，
您当初是因为什么对这个地区感兴趣的？

刘亮程：《在新疆》的第二辑“半路上的库车”和第四辑“月
光”都在写龟兹－库车这个地方。我的长篇小说《凿空》也是以
龟兹为背景展开的。我从2001年开始关注龟兹－库车地区。起
初是受一家出版社委托，写一部有关新疆老城的书，我选择了
库车。当时库车人口 40万，有 4万头毛驴。库车大巴扎在龟兹
河床上，河水从一旁的渠道引走，整个宽阔的大河滩成了天然
的大巴扎。每当巴扎日，有上万辆驴车聚集在那个大河滩上，
非常壮观。

当时我对库车老城的兴趣，就是这里的4万头毛驴，和家
家都有的驴车，它们造就了一个完整的手工业产业。因为驴需
要钉驴掌，驴车上有铁件，所以铁匠铺一年到头铁活不断。驴
车需要皮具，养活了一些做驴拥子做套具的皮匠。还有打制驴
车的木匠，等等。这个手工业链条就靠这几万头毛驴在维系。

驴和驴车在内地早就不见了，在北疆农村也少见了。其实
毛驴早在两千年前的鸠摩罗什时代，就是遍布龟兹的代步工
具。驴车也是那个时代就有了。驴车是我们老祖先坐的车，历
经几千年依然鲜活地存在着，这真是一个奇迹。

我知道好多游客去库车，可能是奔着苏巴什故城去的，奔

着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拉佛窟
去的。但是，他们一到老城，看到
满街的驴车和手工业作坊，都会停下脚步，仿佛一下回到了几
个世纪以前，都想坐坐驴车，这是我们花多少钱都做不出来的
景观，却要费很大劲把它破坏掉。这太可惜了。两千多年都过
去了，我们仅仅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就让很多古老的事物从我
们身边消失掉，总觉得是一种遗憾吧。我们都在讲保护文化，
保护文物，驴和驴车就是一种活态文化和文物。驴车文化完全
可以申遗。不要等到一种文化成死文化了，进博物馆了，我们
才去保护它。我们应该保护活态文化，已经被我们祖先延续了
几千年，作为一种生活形态传承下来的文化，更有价值。

记者：您的书里写村庄、旧城、沙漠、佛窟、月亮，写树、牛、
马、驴、狗、老鼠，更写了铁匠、放牧人、画师、商人、居民等各式
各样的人，甚至有一章专门写了不同的小偷，充满了生活的气
息，是什么触动了您的写作？

刘亮程：我喜欢气息这个词，作家写羊，文字中就要有羊
的气息。写草木，就要有草木气息。我写的是在新疆，文字必然
弥漫新疆气息。有气息的文字是活的。我崇尚万物有灵。作家
得自己有灵，方能跟万物的灵交流。这便是灵气。我喜欢那些
不会改变的旧事物。就像“锄禾日当午”，过去千年了，这首诗
歌里的锄头、禾苗、太阳、正午、汗滴、土、辛苦、盘中餐等等，一
件都没有消失，原样地保留在诗歌中的大地上。我喜欢慢事
物。所谓慢，是我们对待事物或事物对待我们的一种态度：彼
此珍惜与挽留。我希望我的文字是慢的，仔细的，是停下来细
观慢察的。我喜欢那些停下来不动的句子，事物被文字捕捉
到。

记者：从诗歌到散文到小说，您创作中有什么不同的体
会？

刘亮程：写小说时我感觉自己是一个诗人。诗意是我感受
世界的一种方式。无论散文或小说，我呈现的世界诗意弥漫。
那是我愿意写的。

记者：能不能介绍一两本您最近喜爱读的书？
刘亮程：我正在读有关古代于阗国与喀喇汗王朝的所有

书籍，从出土文书、史料，到相关书籍。我一直盯着公元1000年
那个点在看，那是于阗佛国灭亡的时间，是西域宗教改变的转
折点。我不研究历史，是在浩瀚文史中寻找人们曾经生活的细
节。细节就像细胞，可以复活那些过去的生命，可以听到那时
候人们的心跳。给死亡的生活一缕气息和温度，这是文学能够
做到的。年前重读了《突厥语大词典》，这部书让我看懂公元
1000年前后的西域新疆。还读了《巴布尔回忆录》，这是印度莫
卧儿王朝的缔造者巴布尔记录的历史，一个人的活历史，近百
万字可以让人津津有味读下去。现在是过去生活的另一种延
续。理解历史，也是在理解今天。

记者：可以看出，您对新疆的地方文化研究很深，您怎么
看待新疆的大文化格局？

刘亮程：新疆的地理分布是三山夹两盆，昆仑山、天山、阿
尔泰山，之间夹塔里木盆地和准葛尔盆地。其大文化格局亦如
此，可以概括为三山文化和两盆文化。由南往北，依次为昆仑
山文化、天山文化、阿尔泰山文化，以及塔里木盆地文化、准葛
尔盆地文化。

昆仑文化是最早的融合型文化，它对今天新疆的多民族
文化发展仍有启示意义。阿尔泰山是养育诸多古代游牧民族
的祖山。两千多年来，内地中央政权一直在跟阿尔泰的游牧民
族交往，经过漫长的战争与和平，阿尔泰山及阿尔泰语系的诸
多民族都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阿
尔泰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山之一。目前阿勒泰地区的主要
民族有哈萨克族、汉族、蒙古族图瓦人等。在新疆的三山文化
中，天山文化尤为特殊，现代考古证明，早在丝绸之路之前，就
有一条从西亚通往内地的天山道。也就是天山走廊，它直接连
接着河西走廊。这条道路也是后来丝绸之路北部支线的最早
雏形。几千年来，天山南北坡承载过很多闻名于世的佛窟佛
寺、道观、清真寺。

新疆的两盆文化中，多年来我们对塔里木盆地文化宣传
得比较充分，一直把南疆塔里木文化作为新疆的文化代表。那
些沉淀在各绿洲板块的古代文化和传承到现在的民俗文化，
都使塔里木绿洲文化成为新疆最有特色的文化之一。塔里木
盆地的主要民族有维吾尔族、汉族、蒙古族等。

天山北坡的准葛尔盆地，是中华农耕文化落地生根发育
成熟的地区，这个狭长的绿洲带，起自哈密，从奇台、吉木萨
尔、玛纳斯，到沙湾乌苏。目前这一地区主要居住着汉族、回
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农业人口。自汉唐以来，中华农耕文
化源源不断进入这一地区，留下大量的农耕遗迹。在玛纳斯河
下游，上世纪50年代曾发现被当地人称为唐朝渠的灌溉遗迹，
清代的渠道遗迹就更多了，许多村庄的名字都跟渠道有关，我
小时候生活的村子叫太平渠村，村边的清代渠道太平渠遗迹
至今还在，还有皇渠村、惠民渠村，都是农耕历史的见证。

以“三山两盆”划分新疆的文化板块，是我个人的一己之

见。现在新疆各地都在发展自己的地方特色文化。但对新疆文
化的总体内涵把握，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混合的地区。让各民
族的文化、各种形态的文化都有一个公平的、公正的展示自己
的平台。在发展地方文化的过程中，国家意识、中华民族文化
意识如何体现，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记者：正如您谈到的，新疆地域辽阔，各种丰富多彩的历
史文化在这里同时存在，您怎么看待新疆的文化交融状态？

刘亮程：新疆是东西方古代文明的交汇地，这些文明或文
化曾经对古代新疆产生过什么影响，给现在新疆留下了什么，
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在古代世界文明中，中华文明是较早到达西域新疆的。自
张骞出使西域，随着汉代对西域的统治，中华儒文化进入西
域，对西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自汉代唐代，一直
到清代新疆建省，以及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源远流长。我们
从维吾尔族经典著作《福乐智慧》中，可以看到儒家文化的深
刻影响。

印度佛教文化大概在魏晋时期或更早进入西域，克孜尔
千佛洞的早期壁画，都是魏晋时期的。佛教文化前后影响新疆
一千多年。自10世纪以后，佛教文化逐渐被另一种更加强势的
伊斯兰文化所取代。其间还有萨满教、道教、景教 、天教等，都
对新疆产生过影响。

中原儒文化是以一种世俗文化进入新疆的。新疆作为中
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隶属中央政权的管辖和受儒文化
的影响。儒文化讲和谐、中庸。儒文化一直在西域的各种文化
中起着积极的调和作用。在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
文化地区，只有儒文化可以充分调和多民族关系。我们今天的
边疆文化建设，仍需要从儒文化中汲取智慧。

现在新疆的社会生活，仍然是这些古代文明影响的一个
结局。那些古老的文化，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生活。

记者：您一直在从事挖掘、整理新疆地方文化的工作，这
是一种什么模式？

刘亮程：我们成立的文化工作室做地方文化的大概模式
是，先组织作家学者，把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民俗等整体性
挖掘、梳理，也就是做成一本文化书，把一个地方真实的历史
文化，还原给当地，让民众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然后，在挖掘
呈现过程中，提炼出有独特价值的文化品牌和理念，做文化塑
造。其实这些工作在内地大部分地区早就完成了。新疆好多地
方的历史文化及民间故事，基本上还是原生态的形式存在于
民间，没有完整地记录整理过。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对少数民族地区游牧文化的保护如
何实现？

刘亮程：我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我们发现和命名了
一条古老宏大的游牧大道：塔玛牧道。

这是我们在给托里县做地方文化时，由一位作家发现和
命名的。塔玛牧道，是指从塔城的塔尔巴哈台山到托里玛依勒
山间长达300多公里的游牧转场道路。塔尔巴哈台山是天然的
夏牧场，那里冬天雪厚风大，不适合牛羊过冬。所以一到冬天，
塔尔巴哈台山的牛羊就要向托里的玛依勒山去转场，玛依勒
山区冬天雪小风小，是有名的冬窝子。这样自然的地理状况，
成就了一条几千年不变的转场牧道。

我们知道在西方，游牧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早在100年前就
进博物馆了。即使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大草原，也看不到大规
模的转场了。在新疆因为县、乡、村的划分，好多原有的牧场被
分割，牧道自然隔绝了。但是在塔城盆地，还存有一条完整的
被四个县市共用的转场牧道。通过牧道所经地岩画和古墓葬
推断，塔玛牧道的固定转场历史有3500年之久。塔玛牧道有可
能是世界游牧文明的一个重要起源地。每到春秋转场季节，可
以看到连绵不绝牛羊群，走在这条千年大牧道上，一条挨一条
的深深羊道，绵延 300 多公里，每个转场季节有 150 万头牲畜
走过这条牧道。这是游牧文明最后的奇观了。这种景观在世界
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了。

农耕民族是居国，筑城修墙。长城是农耕文明最大的文物
遗存。长城的作用就是一个国家的院墙，用以护卫城邦家园。
那么，作为和农耕文明历史一样悠久的游牧文明，它的文化遗
存是什么？游牧民族是行国，在大地上游牧，不筑城，毡房驮在
马背上，四季转场，随水草而居。游牧文明的文化遗存便是牧
道。游牧是其生产生活方式，牧道是其最重要的文化遗存。

塔玛牧道就是这样一条保存完整的游牧大道，那些羊肠
小道，有些地方有半米多深，有些地方甚至有一米深。一条挨
一条，密密麻麻，每一条羊道都有3500多年的历史。这么巨大
的一个文物，扔在草原上、荒山中，我们多少年对它视而不见，
不把它当文物。我们对塔玛牧道的挖掘和命名，一个最重要的
价值，就是第一次把羊道当文物对待。

随着各地牧民定居政策的实施，游牧作为牧民的一种生
活和生产方式，迟早会从大地上消失。但是，游牧作为一种文
化，需要我们去保护。尤其像塔玛牧道这样一条承载着数千年
游牧文化，现在依然在使用的古老牧道，我们没理由让它消
失。塔玛牧道的文物价值和旅游价值，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发
掘。

记者：这本散文集以后，还有什么样的创作打算？
刘亮程：我正在写一个有关新疆公元10世纪前后历史题

材的故事，那是新疆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宗教转换时期。我们只
有理解历史，才能理解今天。

文学艺术是心灵沟通术。优秀的文学不会站在某个民族
立场上言说，而是站在人的立场说话。文学能让不同种族、宗
教的人们，在一滴水、一棵草、一粒土中找到共同的感情。在对
同一缕阳光的热爱中达成理解与共识。在无需翻译的花香鸟
语中，敞开我们一样坦诚的心灵。这是我所有的文字所追求
的。

刘亮程最新的散文集《在新疆》（春风文艺出版社2012年 1月出

版）依然沿袭了《一个人的村庄》的风格，这位种过地、放过羊的土生

土长的新疆作家，笔下的故乡感动着每个读过他文字的人，其多篇散

文选入全国中学及大学语文课本。去年，他的小说《凿空》入选《亚洲

周刊》评选的2010年十大小说。从诗歌到散文再到小说，新疆始终在

刘亮程的关注和讲述中，他所有的文字都与他所生存过的土地有关。

刘亮程说自己的长相“既像维吾尔人，又像哈萨克和蒙古人”，自

己的目光是“一种新疆人的目光，中亚人的目光，也是汉史中时常描

述的‘窥中原’的目光”。作为新疆作协副主席的刘亮程，如今正在从

事有关新疆文化整理发掘的工作，在与他的对话中，可以感觉到，新

疆那片土地的文化、历史，深深融入了他的血液。

昌宁的田房
□□叶叶 梅梅

刘亮程刘亮程：：
我的文字充满了新我的文字充满了新疆疆的气息的气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明明 江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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